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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款植物学游戏看 18、19 世纪的科学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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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blish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was an edutainment of botany，which
adopted the catechism as a means of science education. The botanical knowledge and illustrations of this edutainment were
mainly borrowed from ，written by Priscilla Wakefield. It aimed to make participators learn
Linnaean Botany，which was fashionable during that time. From the innovator Linnaeus and the botanizer Rousseau to
Wakefield，there are two directions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namely the one from elite botanists to popularizers and the
other among popularizers.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books，this edutainment was a creative try of popular science publication.
It was also a new way of public science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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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植物学消遣》 （ ） 是 19 世纪初一款寓教于乐的问答游戏，这款游戏的植物学知识和插

图主要参考了韦克菲尔德的 《植物学入门》，让参与者了解当时盛行的林奈植物学。从知识的原创者林奈和植物学

实践者卢梭的 《植物学通信》 到游戏的参考源 《植物学入门》，植物学知识经过了科学家到科普作家和科普作家之

间的两种传播方向。这款游戏是当时科学传播的新尝试，也是公众消费科学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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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言：寓教于乐的植物学游戏
这是在 19 世纪初期的一种游戏卡，寓教

于乐，在游戏中学习植物学知识。这套游戏

卡出版于 1813 年，原名 《植物学消遣》

（ ），另有一个版本叫 《植物学

基础》 （ ），也出版于 1810

年前后，具体时间不详，本文全部依照 1813

年的版本。这盒卡片装在一个手工盒子里，

根据奥斯本早期儿童图书特藏室 （Osborne

Collection Early of Children's Books） 的档案，

盒子由名叫斯珀林 （Eliza Maria Sperling） 的女

子手工缝制 （图 1）。这套卡片包括 63 张带有

编号的问答卡，以及一张游戏说明卡和一张

答案卡 （图 2）。卡片全部用厚纸片做成，规

格为 12cm×8cm，其中有 29 张卡片绘有图

片，由 19 世纪初期一位植物学爱好者福斯特譹訛

绘制，手工填色。从游戏说明得知，本游戏

的目的在于把植物学较为枯燥的第一部分

（植物的结构和分类学理论） 学习变成轻松愉

快的活动，在消遣中熟悉植物学的原理和基

本术语。游戏规则如下：

游戏从手持 102 号 （图 3） 的玩家开始，

他 / 她将卡片上的问题大声读出来，持有该问

题答案卡片 （20 号，图 4） 的玩家把答案读

出来，然后接着向其他人问该卡片下方的问

题，以此方式进行问答式的接龙游戏。如果

玩家回答正确可以抛出那张卡片，如果回答

错误，他 / 她将从提问者那里得到一张卡片，

谁最先抛完卡片，谁就获胜。[1]240

从游戏规则看，有些像扑克牌里的“跑

得快”，不同的是它在游戏的同时把知识贯穿

其中，趣味性地让参与者记忆和理解知识。

这款游戏所传播的知识内容是 18 世纪后

半叶到 19 世纪早期英国盛行的林奈植物学，

主要是作为理论基础的植物结构和林奈分类

系统的基本原理。林奈的分类方法是非常人

为的分类方法，主要是从雄雌蕊的数目、位

置等对植物进行分类，植物的繁殖器官尤其

是花部器官是分类的核心标准。他根据雄蕊

的数目和相对位置将植物分成 24 纲，再根据

雌蕊的数目和位置进一步分为 65 目 （科） 譺訛。
在 18 世纪 60 年代，林奈的分类方法在英国

站稳脚跟，凭借其简单易行性，很快盛行于

欧洲大部分地区 （法国因为当时有大博物

学家布封比较反对这种方法，其传播相对

受阻）。

这款游戏最初的灵感是从哪里得来的？

它所传达的知识如何从原创者那里经过层层

传播到此？本文将从这款普通的科普游戏中

探究 18、19 世纪欧洲科学知识的传播模式，

并进行简要的评价。

譹訛Benjamin Meggot Forster (1764—1829)有着广泛的科学兴趣，尤其是电学，他也很喜欢植物学，画了一些精确而漂亮的真菌。

譺訛不管是这个时期的性分类系统还是之后的自然分类系统，其等级中从“纲”到“属”只有“目”一个等级，比现在少

了 “科”这一等级，但实质上当时的“目”与现在的“科”相当。如果直接翻译成“目”很容易引起误会，如果写成

“科”，一是造成时代错误，另一方面也会引起中英文的不对应，故本研究中采用“目 （科）”来代表“纲”和“属”中间

的等级。

图 1 手工缝制的包装盒，中间的植物画已经褪色，

但依然能看出画得很精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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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答案卡，按照这个卡片的数字顺序（竖排），可

以找到答案，如：20号卡片的问题答案在 25号卡片

上，以此类推

图 3 102 号卡片作为第一张，只有问题，答案在 20

号卡片上

图 4 20号，上面是 102号卡片上的问题答案，下面

是下一个问题

2 原作者的植物学畅销书及其影响

这款游戏的知识来源是韦克菲尔德 （Priscilla

Wakefield, 1751-1832） 的 《植 物 学 入 门》

（

, 1796），不论是文字还是图片都能找到

很多相似之处。这本书虚构了姐妹俩作为通信

者，通过 27 封书信系统介绍了林奈植物分类

系统。这本书是第一本由女性写的系统介绍植

物学科学知识的普及读物，从 1796 年首次出

版后，又再版了 10 次，并且在美国出版了两

次，又翻译成法语出版了两次[1]83 [2]。

《植物学入门》无疑是成功的，虽然也受到

过少量批评，如《每月评论》 [3]觉得这对于青少

年读者来说还是显得有些冗长枯燥，而且拉丁

名经常出错，但依然没有否定它的成功：语言

纯洁譻訛、简单明了，解释清楚，插图设计干净利

落，可以为进一步的植物学学习打下基础。她

之后出版的一本书在其附录引用《英国评论家》

（British Critic）的话说：“这本小册子是为了培

养青少年对自然之美的欣赏能力，采用最简单

易行和熟悉的步骤，引导他们学习植物学知识。

这种风格条理清楚又和蔼可亲，植物例子也是

精心挑选的，而且需要说明的是书里还有些插

图，画得干净利落又清楚明了”[4]。这本书也被

当成青少年植物学入门最好的教材，也没有哪

本书像这本书一样语言亲切，简单明了[5]。

这本书畅销了多年，她之后不少的植物学

普及作品也受到了她的影响，如女作家芬恩

（Ellenor Fenn, 1743-1813） 和一本 1824 年出版

的 《少年园艺师》 （ ） 都

引用了 《植物学入门》 的内容[6]97, 151。 《植物学

入门》 第七版经过宾利 （William Bingley,

1774-1823） 的编辑，文本和插图都做了很多

改动，并在他完成这次改编后，宾利自己出版

了一本植物学实用口袋书，作为韦克菲尔德这

本书的补充读物。在第八版时，这本书的末尾

附上了霍尔 （Sarah Hoare, c. 1767-1855） 的诗

歌 《学习植物学的乐趣》 （

），霍尔在她的原书序言里表

达了韦克菲尔德对自己的重要影响，为自己

的诗歌能附在她的书后而感到荣幸[7]i-ii，在诗

譻訛林奈在他的植物学中使用了拟人化的性语言描述植物，在当时看来有伤风化，特别不适合于女人和小孩。当时英国的

很多作者在写这类植物学普及读物的时候都会尽量回避林奈植物学里的性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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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中她对植物学的益处极尽赞美之词，其观

点基本上都和韦克菲尔德一致，这首诗既是

为韦克菲尔德的书打广告，也是为植物学打

广告，出版商把两者的作品合到一起出版就

不足为怪了。

韦克菲尔德的这本入门书是最畅销的植

物学普及读物之一，它成了 18 世纪后半叶到

19 世纪早期植物学在大众中盛行的一个缩影，

也是这类普及读物写作的一个代表作。出版

商会利用植物学的流行，想着法子发掘时下

最畅销的普及读物，于是开发了这套寓教于

乐的游戏。

3 科学的传播模式
韦克菲尔德本人不是植物学家，并非知识

的原创者，她在书中的知识全是转自其他人的

作品。她所参考的作品主要有两部，一是威瑟

灵 （William Withering, 1741-1799） 的 《大不

列颠本土植物大全》 （

, 1776），一 是 马 丁 （Thomas Martyn,

1735-1825） 翻译的卢梭 《植物学通信》。 《植

物学入门》 体现的植物学知识传播链 （从原创

者到韦克菲尔德） 有三条：卢梭到韦克菲尔

德，林奈到马丁再到韦克菲尔德，以及林奈到

威瑟灵再到韦克菲尔德。第一条传播链中，卢

梭也并非植物学知识的原创者，但因为他本人
是一个植物学的实践者，他虽然读过很多植物

学家的著作，但 《植物学通信》 却基本是在自

己的实践基础上写出来的，而不是转述大家之

言，在这个意义上讲说他是原创者并不为过。

另外，就卢梭对韦克菲尔德的影响来说，知识

的传递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后者模仿
了前者的写作方式。第一条和第二条传播链并

不可合并，原因在于马丁不过是借用卢梭的写

作风格，并借助他的 《植物学通信》顺水推舟

传播他推崇的林奈植物学，而卢梭并不是像马

丁一样是林奈忠实的追随者，所以在此需将两
条链分开。第三条传播链更显而易见，从精英

科学家到普及作家再到大众，每传递一次，后

人的作品都比前人的作品更加通俗易懂，更受

欢迎，第二条和第三条链接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都是中心扩散模式，也是最普遍的传播方式，

在此仅以第三条传播链作为第二种传播方向。
3.1 从卢梭到韦克菲尔德：平行传播与成功模仿

卢梭的 《植物学通信》源于他对植物学的

兴趣和好友的请求：收信人“表妹”即德莱赛尔

夫人 （Madeleine-Catherine Delessert） 恳请卢梭

指导自己 4 岁的女儿学习植物学[8]190[ 9]5-6。1785

年，这本书在英国由马丁翻译后出版，除了翻

译卢梭的信件，马丁模拟卢梭的口吻增加了

24 封他自己写的信，“全面解释林奈系统”。

卢梭－马丁版的 《植物学通信》 在英国风靡一

时，出版了 8 次，极大地影响了英国 18 世纪

末女性植物学写作，韦克菲尔德是其中一位，

也是最成功的一位。 《植物学通信》 是韦克菲

尔德的主要参考来源之一，她模仿这本书，而

且将作者和译者的知识和观点拿过来用在自己的

作品里，并在此基础上取长补短。

《植物学入门》 和 《植物学通信》 都通俗

易懂、生动活泼，更符合大众口味，而且都很

畅销，相似之处非常多，所以两者常常被放在

一块比较。这两本书都是以女性作为目标读

者，再版多次，对被当代学者当作英国植物学

女性化的起点[9] 68。在形式上，书信的文体成

为两人植物学写作的标签，影响了后面的女作

家们，也是韦克菲尔德最常用的文体之一。在

知识内容上，韦克菲尔德大量借用了 《植物学

通信》，如以百合为例介绍植物花部的结构，

连百合的插图也大同小异， 《植物学消遣》 的

第 63 张卡片继续仿照了这幅图；再如豌豆奇

妙的蝶形花结构介绍 （见韦克菲尔德第五封信
和卢梭第三封信） 等。在观念上，韦克菲尔德

也认同了卢梭的观点，如反感花园的栽培植

物，鼓励读者观察自然状态下的野生植物，卢

梭把重瓣植物当成怪物[10]133-34，韦克菲尔德也

反复强调这样的观点：“（植物学家认为） 所

有重瓣花，不论是大自然开的玩笑还是工人培

育所致，都不宜成为调查研究的对象”，而

“未经栽培的野生花卉最适合观察”，“应该在

（植物）原生地中去搜寻野花，而不是在花园的

围墙里观察”，“栽培可以培育出各种漂亮的变
种，但却不能像野花那样香气怡人”[11]20, 32, 43, 115；

她也和卢梭一样强调植物学是观察的学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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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只从书本上学习，亲自到田野里通过实践巩

固知识非常必要，虽然她自己从没真正实践

过，为此她也跟着向读者推荐了一些实用的解

剖工具：放大镜、针、剪刀，韦克菲尔德还增

加了镊子和小刀[10]133, 136 [11]2, 23, 25， 这个补充主要是

因为她的另一参考来源———威瑟灵的书中推荐

这些工具，包括在第 23 封信中她还提到了显

微镜，也是同样的原因[12]836-38[11]136；她也相信造

物主的智慧 （Wisdom of the Creator），学习植

物学是欣赏自然之美、理解上帝的最好方式，

因为自身的宗教关系，她比卢梭更为强调这一

点。卢梭相信第一因 （First Cause） 的存在，

他反感外来栽培植物也是因为觉得它们违背了

神圣的自然设计，韦克菲尔德是当时女性作家

的典范，常常把上帝智慧贯穿文中，赞美自然

的力量[8]17 [10]133-34[11]4。在方法上，两本书都采用

了林奈分类系统，韦克菲尔德推崇林奈植物学

一方面是受到这本书的影响，因为马丁翻译时

喧宾夺主写了那 24 封信，把卢梭打造成林奈

的追随者 （虽然他本人并非如此），另一方面

是林奈植物学在当时的流行，而且她另一本参

考书也是林奈植物学，作为博览群书并为己所

用的职业作家，她没有理由不跟随潮流。最重

要的是，卢梭和韦克菲尔德都认为植物学是适

合女性的优雅科学，促进了植物学在女性中的

流行。卢梭认为植物界是“自然三界 （除了植

物界，还有动物界和矿物界） 中最漂亮和最丰

富的”[10]130，在他的 《第七次漫步》 （

） 中，他也比较了三界，认为研

究矿物或动物要不就是枯燥乏味又不利于身

心健康，要不就是血淋淋的解剖，只有植物学

是“可爱的研究”，让生活“幸福甜蜜”，而且

所需工具简单，研究对象触手可及[10]62-65。韦克

菲尔德在 《植物学入门》 的序言里也认为植物

学很适合年轻女士去学习，可以在户外呼吸新

鲜空气，锻炼身体，学习起来也很简单，没有

门槛要求，还可以充分发挥她们的聪明才智，

也可以让她们远离闲散和空虚[11]iv-vi。
3.2 从林奈到韦克菲尔德：中心扩散模式

林奈本人的著作全部是用拉丁文写的，只

有大学教授和医学学生譼訛能看懂，对于非专业

的普通人士来说无异于天书。然而，新的方法

总是会先在学界传播，并得到一致认可，然后

再本土化，翻译成本国语言后再广泛地传播。

随着科学的专业化和科学被大众文化所吹捧，

出现了职业的科普作家，他们将学术性的专业

术语转化为浅显易懂的通俗语言，或者科学家

用通俗的写作方式介绍自己的学术。从林奈到

这款植物学游戏，其植物学知识的传播模式就

是典型的中心扩散模式———拉丁语写成的原

著在植物学界传播，而后被人翻译成英语或其

他各种语言，再被本国的科普作家们通俗化。

作为儿童作家而非植物学家的韦克菲尔德并

没有看林奈植物学原著，从林奈到她的传播不

可能一步完成，这中间的桥梁就是威瑟灵的

《大不列颠本土植物大全》。

《大不列颠本土植物大全》 两卷本是当时

最权威的植物学入门图书，内容全面，除了林

奈植物学的介绍，还包括标本制作、植物学术

语词典和植物学图书目录等，很受欢迎，在他

生前出版了三次，死后继续多次再版，成为那

个时代英国植物学的标杆作品[13]42。重要的是

他非常认可女性学习植物学，他的书是当时很

多女性学习植物学的主要参考书目，也影响了

大量女作家，其中就包括韦克菲尔德。威瑟灵

认为英国化的植物学譽訛将成为女士们最喜欢的

图 5 从左至右分别为卢梭《植物学通信》配套的插

图小册子里的百合图；韦克菲尔德《植物学入门》里

的百合图；游戏中的 63号卡片

譼訛18 世纪还没有植物学这个专业，植物学通常是作为医学学生所修的专业课。

譽訛威瑟灵用了“英式装扮下的植物学” （Botany in English Dress），因为先前的植物学主要是用拉丁文写的，这个时期开

始翻译成英语，并使用植物的英语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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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活动，有很多女士都精通植物学，不过

最好能删除林奈系统里纲和目 （科） 名字中

含有的性特征，只保留作为分类标准的数目、

位置等会比较适合她们[12]v。韦克菲尔德也认

同这样的观点，在她的 《植物学入门》 中都

尽量回避了引起尴尬的性语言。在内容上，

韦克菲尔德借用威瑟灵的例子也随处可见，

这里举两个典型的例子：一个是 24 纲分类

表，从林奈到威瑟灵进行了转换，从威瑟灵

到韦克菲尔德基本上就没太多变化了，再到

游戏卡片上，取了其中 20 纲 （图 6）；另一个

例子是威瑟灵将植物界与人类社会的等级系

统进行了类比，韦克菲尔德沿用了这种类比，

但进行了细微的改变，解释更详细，更容易

让人明白[12] xxiii [11]29。

韦克菲尔德这本书首版诞生于 1796 年，

此时 《植物学通信》 在英国已经发行第五版，

《大不列颠本土植物大全》 也已经出版了三

次，作为一个职业作家，她能捕捉到植物学

的流行趋势和这两本书的畅销行情不足为怪。

以现在的标准看，她的书足以被划到“剽窃”

和“抄袭”的范围，她使用了大量几乎与

《植物学通信》 和 《大不列颠本土植物大全》

一样的话语。这并不仅仅是她的问题，因为

其他作家也效仿她的写作方式，转述她书中

的知识。不管怎么样，从卢梭 《植物学通信》

到她这本书和从林奈植物学到这本书的中心

扩散模式，她都是成功的模仿者和传播者。

这本书最终畅销欧美，也影响了一代女性活

跃在植物学里，这足以表明在那个时代的局

限下，她很明智地抢了先机，站在前人的肩

膀上，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引领着同时代

女性科学写作的潮流。

4 结束语

这款植物学游戏是将大众科学推向商业

市场的早期出版尝试，打破了传统的图书出

版模式，体现了公众对科学的消费和参与式

的知识传播，传达了科学传播的新方式。在

这款游戏的背后，我们看到了从科学家到科

普作家和科普作家之间的两种科学知识传播

方向，这也是 18、19 世纪典型的科学传播方

式。除了这款游戏，奥斯本还收藏了另一款

游戏，叫做 《花的盛宴》 （

），出版于 19 世纪下半叶，是一

个纸片插花游戏。18、19 世纪还有一类参与

式的植物学出版物，不同于普通图书，它们

带有空白标本页或笔记页，读者可以将观察

到的植物通过绘图、描述、粘贴标本等方式

记录下来，不仅巩固知识，也让学习更加充

满乐趣。这些新颖的传播方式尤为注重公众

的参与性，是当时社会科学传播的新尝试，

也值得现在的科学传播借鉴和思考。

致谢 感谢加拿大多伦多公共图书馆 Osbor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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